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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告诉记者，

从现在情形来看，这很有可能是政府、法

院联手炮制的一桩虚假诉讼案，因为原

告被告之间并无矛盾，政府通过行政手

段强迫原告起诉，再通过法院按照政府

意志作出裁决，剥夺被拆迁人主体地位，

达到低价补偿的目的。

现场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生 杜鑫茂

国企商厦烂尾，民企出资接盘。双方约定，民企投入的建
设资金折抵项目建成后的部分租金，民企因此获得商厦 20年
的经营权。

然而，看似双赢的合作却横生波澜。待民企投入巨额资金
将项目建成后，国企却以拖欠租金为由将民企告上法庭，要求
确认以建代租合同无效。一审法院支持了国企的诉讼请求，民
企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此案审理事实不清”，撤销了一审法
院的民事判决，案件被发回重审。

这样一桩企业间的纠纷因为涉及国企与民企间的对抗而
受人关注。尤其令民企无法接受的是，在案件审理期间，国企
使用暴力强行收回了民企的商厦经营权。这样的案件发生在
首都北京，民企认为遭遇了“灯下黑”。

缘起合同纠纷，一审判决遭否

2003年 12月 31日，北京金朝阳商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以下简称金朝阳）与北京京顺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京顺）签订了《五路居商业中心续建工程合作合同》以及《房
屋租赁合同》。 （下转第二十四版）

北京一国企被指
抢夺民企商厦经营权

约定商厦以建代租，项目建成扫地出门

本报记者 郭志明

两家企业对簿公堂，原告方认为诉讼“不合逻辑”，对判
决、执行结果更是漠不关心；被告方也对诉讼感到蹊跷，认为
遭遇无妄之灾。这样的怪事发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随着《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的深入，一桩疑似通过虚假
诉讼强拆民企厂房的案件渐渐浮出水面，矛盾的焦点最终集
中在沈阳市皇姑区政府与审理案件的两级法院上。而对于沈
阳市皇姑区的强拆，本报曾于去年 10月 18日、12月 13日，分
别以《沈阳数十家工厂遭遇强拆》、《沈阳雪天强拆数十家企业
厂房遭灭顶》为题予以报道。

超脱的原告

沈阳金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实业”）与辽
宁东联印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联印刷”）本是唇齿相
依的兄弟企业———1998年 5 月 8 日，两公司签订了《土地使
用权租赁及地上建筑转让协议书》，约定金山实业将其位于沈
阳市皇姑区陵东街道上岗子村的面积为 6.8亩土地使用权租
赁给东联印刷 30年，期限从 1998年 5月 1日至 2028年 12
月 31日止，同时将该土地上附着建筑及电权永久转让给申请
人。此后，两家企业度过了长达 14年的蜜月期。

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拆迁改变了两家企业的旧有格局。
2011年 1月 25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以《辽政地字（2011）

337号土地批件》批准征用上岗子村集体土地 65.9114公顷，
东联印刷租赁的 6.5亩土地在征用之列。作为土地租赁人，东
联印刷本该成为被拆迁主体。

但拆迁进展并不顺利，多数住户与企业主认为补偿过低，
拒绝搬迁。

不过，上述矛盾只存在于拆迁主体和被拆迁主体之间，直
至金山实业的“半路杀出”令格局突变。

2012年 2月 1日，金山实业一纸诉状将东联印刷诉至沈
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解除租赁合同、东联印刷腾退
土地。皇姑区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判
决金山实业赔偿东联印刷各项损失 600余万元。东联印刷不
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认定东联印刷缺席
二审审判，做出东联印刷自动撤诉的民事裁定。

按照常理，官司胜诉，金山实业应该对判决结果表示满
意。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调查却显示，金山实业对此并不关
心。

7月 6日，金山实业一位副总告诉记者，对这桩诉讼“只
是听说，并不太知情，”对于 600多万元的赔偿，公司也没有考
虑过，“没有开会研究过”。

不过，金山实业内部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了实情。“金山实业又不是拆迁主体，你觉得起诉
合乎逻辑吗？”该人士反问记者。

据其透露，公司起诉是迫于压力而为，律师是政府指定
的，“好像是皇姑区建设局的法律顾问”，诉状是由律师拟好拿
到公司盖章的，两次诉讼过程都是律师代理出庭的，金山实业
的人并未露面。

该人士同时告诉记者，尽管律师代理了官司，但却不收律
师费。金山实业只缴纳了起诉费和土地评估费，不过这些费用
“政府承诺会返还给我们”。

（下转第二十四版）

沈阳皇姑区：
政府被指策划企业诉讼

原告企业“事不关己”，被告企业险遭强拆

本报记者 郝帅

一场 61 年未见的暴雨、77 条人
命，使得本就非常敏感的公共安全问题
更加突出地出现在了大众面前。公路、
立交桥等这些平时习以为常的公共设
施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突然变成吞噬
生命的“老虎”。

而已投入使用的北京亦庄城铁经
海路车站可能正在遭遇着外来力量导
致的危险。日前，有知情人士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提供材料显示，由于附近“合
众思壮卫星导航产业基地工程”未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违规进行降水施工，使得
周围的地铁道路沿线、城铁站、路面等
建筑物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

材料中称，尽管相关政府部门对
各类工程限制降水，并颁布了相关的
管理办法。但是目前有很多工地还在
私自降水，比如在亦庄城铁经海路车

站向东约 500米路段（城铁在此由地
上转为地下）南侧约 源园米有一工地，
项目名称为“合众思壮卫星导航产业
基地工程”。

有报道显示，业内专业人士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施工降水引发地面不均
匀沉降，每个基坑在排地下水时，由于
地质情况不同，其半径 500米至 1000
米的地下水会流向基坑方向，其流动水
带走细沙，使周边的地质为粗沙堆积，
于是产生不均匀沉降。而这样地质情况
的改变是不可恢复的，由此又引发一系
列危害，诸如：引起周边建筑物不均匀
沉降，造成大量建筑物开裂、倾斜和下
沉；使市政设施遭到破坏，引起路面大
面积下沉，导致地下管道破裂，污水流
入地下，致使深层地下水受到无法修复
的污染。地下公共交通安全受到威胁，
地铁沿线降水施工容易引起地铁隧道
发生局部沉降及开裂，对地铁运行的安

全产生极大隐患。
7月 30日，记者来到了亦庄城铁

经海路车站附近的“合众思壮卫星导航
产业基地工程”项目工地。记者看到，工
地大门口挂着合众思壮卫星导航产业
基地工程及中国建筑、建扶监理公司等
标识。
“降水井距离城铁（地铁）不到 30

米，深度在 12米以上，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长时间抽水，每天大量的水被抽出排
入周围污水管道。”上述材料中称。

同日，记者电话联系了合众思壮
公司，表明身份后要求采访。但该公司
总机工作人员以必须说出具体联系人
姓名为由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据相关资料显示，施工降水造成
严重的地下水位下降，致使植物根系
无法接触到潮湿层，或可使城市将来
走向荒漠化。国内很多大中城市由于
地下水长期超采，地下水源亏缺，少则

几个亿立方，多则几十亿立方，一些沿
海城市因大规模建设形成淡水漏斗，
海水倒流，已出现“咸水城”。

为此，相关部门对各类工程限制
降水，并颁布了相关的管理办法。为切
实加强水资源红线管理，水利部召开
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对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意见》进行全面部署。着力抓好“三
条红线”分流域、分省区指标分解确认。
力争完成 25条跨省重要江河流域水
量分配工作。严格水资源论证和取水
许可，开展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和复核，
明确地下水限采和禁采范围。抓紧修
订用水定额指标体系，建立重点用水
单位监控名录，严格用水计划管理。为
应对日趋严重的地面沉降灾害，我国
将实施地面沉降调查、地面沉降监测、
地下水控采与超采区治理、地面沉降
防治技术创新等四大工程。

暴雨凸显公共设施安全之忧
北京亦庄城铁经海路车站周边工地疑违规排水或现沉降隐患

本报记者 闵云霄

北京暴雨考题：直面下水道经济

7月 21日，疾驰的暴雨持续降落
16小时，肆意困扰首都北京，77个鲜
活的生命由此沉眠，具有国际大都市
气质的北京转眼变为“水城”。

这是 61 年以来北京的最大降
雨。虽然官方作了大量的努力，然而，
暴雨让北京再次面临警报传导、组织
协调、排水设施等诸多考题。诚如著
名作家龙应台所言，“检验一座城市
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
雨足矣……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
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
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
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有券商认为，“十二五”期间，国内
市政排水市场的年规模可达 750亿元
左右。但是据业内专家介绍，北京目前
的排水系统相关设施最高仅能达到 3
到 5年一遇的暴雨抵御能力，而全国
范围内 70%以上城市排水系统最多只
能抵御一年一遇的暴雨。

此外，无论是发布天气预报的气
象部门，还是电信运营商，都在天气信
息传递过程中大量获利。

夺命暴雨

7月 21日下午 1点，出租车司机
金鑫从通州土桥的家出来，这时，雨已
经下了 3个小时。妻子有些担心，嘱咐
他注意安全。走到梨园后，他发现雨小
了些，到朝阳公园时看到地皮微湿，他
还暗自庆幸。

据北京市气象局监测，北京主城
区平均降雨量多达 170毫米。

4点以后，雨最为疯狂。天空漆黑
如夜，瞬间，隆隆雷声夹杂着闪电，大
雨如注。这时的金鑫被堵在京通通惠
河北路，他的车北侧路面积水已没过
膝盖。他憋着油门“淌”了过去。

五小时后，北京火车站。街上的出
租车少得出奇，金鑫准备空着车回去。
这时，上来一名中年女子，说去广渠
门。随后，他载着女子沿着东便门桥，
来到了这个令他日后难以忘却之
地———广渠门桥。其实，早在 15点 15
分，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
警信号：预计未来 6小时内本市将出
现雷雨天气。

晚上 9点 30分左右，广渠门桥下
水位迅速升高，汪洋一片，多辆汽车被
淹。其中，一名驾驶着越野车的 34岁
江苏男子被积水夺命，他叫丁志健。

而在上百公里外的房山区河北
镇，当天雨量高达 460毫米。该镇党委
书记穆建山介绍，当天，各村广播通
知，查险排险，所有危、险房屋内的村
民，全部转移到村、镇及亲友家暂住。

虽然降雨量为北京之首，大雨及
山洪造成该镇千余间房屋受损，但河
北镇无人员伤亡情况。
“无论灾害应急方案多么完善、防

灾机构多么健全、救灾设备多么先进，
一旦灾害信息不畅，那么，即便是再准
确的预警信息也不会被市民获悉，再
完善的应急方案也因灾情不明而无法
实施。”镇工作人员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紧急情况下，因为灾害和使用
人数过多的原因，通讯可能会一度中
断。河北镇广播传达险情，这种最原始
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

据北京市民政局向民政部报送的
灾情信息，7月 21日以来的暴雨洪涝
灾害造成 12.4万人受灾，77人死亡，
据河北省民政厅报告，洪涝灾害造成
56 个县区 125.2 万人受灾，32 人死
亡，20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和其他
需紧急生活救助 15.4万人。

悲伤而痛惜的气氛，弥漫空气中。

天气预报背后的利益纠葛

天气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按照一
般来说，气象部门在前一天便准确预

报出“暴雨”量级的先例并不多。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继松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场暴雨
的预报报得比较准，气象部门提前一
天就准确预报出了“暴雨”量级，在 24
小时内又预报到大暴雨。

对于网友质疑为何不发布红色预
警，孙继松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按照规定，预警信号都是
具有时效性的。当预计未来 3小时内
降雨量将达 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时，可发
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预计未来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毫米以上，或
者已达 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时，可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预报的发布要根据单位时间内

的降水量而定，而且预报是逐渐逼近
的，滚动的”，孙继松 7月 23日介绍
说，当天下午 18时 30分，因判断接下
来 3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 50毫米以
上，因此发布橙色预警信号。而从当日
的统计数据看，当日 18时全市平均雨
量为 74毫米，并未达到 100毫米。
“北京市交管部门肯定是有预案

的，问题是在这种自然灾害面前，交通
指挥系统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中国
政法大学应急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
鸿潮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为了避
免伤亡，交管部门最有效的做法就是
断路，但这种措施在高速路上是可行
的，对于市内交通就很难实施，因为这
样做会引起其他的风险。

除了拥挤的交通，还有拥挤的手
机信息，其中金鑫打了多个问路电话，

均处于占线状态，而且让他感觉奇怪
的是，和很多北京市民一样，他没有收
到关于暴雨预警的手机短信。

林鸿潮的观点是：利用短信和网
络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在北京这样的
大城市里确实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在技术上也是完全可行的。可问题在
于，气象部门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渠
道或者协调能力，但政府的应急指挥
机构是完全具有这种协调能力的。因
此，这次在灾害预警方面的问题，“我
认为主要不是出在气象部门身上，而
是政府的综合协调机制出了问题。”

记者还注意到，最新公布的《关于
北京市 2011年市级决算的报告》显示，
在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的经费支出中，
气象事务经费支出为 3206万元，气象
服务的经费支出为 1084万元。而在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中用于农林水事务
的支出合计为 30亿元，在这其中，用于
城市防洪的支出仅为 900万元。
不给力的管道

在淹没多辆车辆的广渠门，由于
桥下地势低洼，临近护城河，又处于北
京市排污排水的下游，更易形成积水。
早在 2004 年 7 月 10 日的北京暴雨
中，积水最深处即为位于西三环的莲
花池立交桥（即莲花桥），水深达 2米。
据当时报道，出租车整个车身都被淹
没，司机和乘客不得不弃车而逃。

水利部防洪抗灾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洪水管理与减灾政策研究室主任李
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莲花桥由
于特殊的局部 V地形，南北方向的水
全部汇集到立交桥下，下泄能力又有
限，必然会积水。通过下凹式立交桥排
到管道里的水，下面是否有排水通畅
的承泄河道，也会影响桥区积水”。

7月 21日下午，新浪微博网友
“张远摄影”前往故宫准备拍摄水灾照
片，但是发现并无淹没迹象。“我本来
想去拍水淹故宫，但是开车到达午门
的时候，真的傻眼了，什么事情也没
有”。公开资料显示，故宫三大殿三重
台基上有 1142个龙头排水孔，瞬间将
台面上的雨水排尽，并形成千龙吐水
的壮丽景观。这些被排出的水，通过北
高南低的地势泄入内金水河流出。故
宫的排水，正是综合了各种排水法，既
有地下水道，又有地面明沟，这些或大
或小、或明或暗、纵横一气的排水设
施，能够使故宫内 90多个院落、72万
平方米面积的雨水通畅排出。

而与此相反的是，基本同样的雨
势，在西四环五路桥、海淀一亩园路

口、东宫门路口、石景山西井路口、高
井路口等下凹式立交桥及地势低洼路
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积水，并造成部分
路段交通受阻。

北京排水集团管网部副部长梁毅
向媒体介绍，7月 21日上午，全市有
78个泵站、56个下凹式桥区都有排水
抢险人员备勤，还有 119个巡逻车随
时巡逻发现险情。与往年不同，排水集
团今年共配置了 18组移动式抽水单
元，即大型泵车，在收到天气预警时就
开往 18处重点容易积水地区，实现
“车等雨”。

但是最后的效果显然不容乐观。
水利部防洪抗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
水管理与减灾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娜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目前北京各地
排水能力不同，大部分区域的排水管
网的排水标准是一年一遇（降雨 30毫
米路面没有积水），重点区域是 3—5
年一遇（降雨 60—70毫米路面没有积
水）。此次北京暴雨降雨量远超出排水
管网的承受力，城市内河排水标准为
20年一遇，外河更高，如永定河 200
年一遇。

市政问题专家徐宗威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在国内，排水管沟直径
超过 3米的几乎没有，而在一些国家，
排水管沟可以跑汽车”。

目前，本市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
全市 74个雨水泵站将在三年内改造
完毕，今后将具有每小时“消化”50毫
米降水量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一旦再碰上特大暴
雨，排水泵站仍然不能完全胜任。“根
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市整体系统
的整体规划。”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陈
明说。
“排水管网的建设一直都由城建

部门负责，由其设计管理，城市内河又
由水利部门管辖，不同部门的衔接，考
虑并不全面，沟通不畅，资料信息不能
及时共享”，李娜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介绍说，例如，排水管网收集到的水
排到内河时，内河正在泄洪，河道也是
高水位，管网到河道的口门已被河道
的高水位淹没，致使管网的水排不出
去，反而河水的压力迫使排水倒着回
去，积到路面上。这种情况在 2004年
时比较突出。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北京市政
府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69.6亿元，占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4.9%，完成预算
的 109.3%。

经费的或多或少已成为过去，北
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本周京
城将再迎降水。

气象部门在“公

益”与“商业”之间的角

色转换中大量获利。从

电信运营商角度看，如

若一次性发送 1000万
条以上的短信，每条短

信的收费是 3—5 分
钱。这意味着，运营商

发送 2000万条短信获
得的收入大约是 60
万—100万元。

有券商认为，“十二五”期间，国内市政排水市场的年规模可达 750亿元左右。北京目前的排水系统相关设施最高仅能达到
3到 5年一遇的暴雨抵御能力，而全国范围内 70%以上城市排水系统最多只能抵御一年一遇的暴雨。 本报记者林瑞泉 /摄

中恒信认为，金朝阳以其欠缴租金

为由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请求以及

单方面强行收回租赁房屋的行为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而对于北京二中院的判

决，中恒信认为其罔顾事实，对金朝阳

暴力抢夺其承租经营权的事实不但不予

纠正，反而对中恒信诉求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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